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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雀为谁 唱

序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 发轫于上个世纪初叶， 迄今已经走过百年历
史。 从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 到年轻一代文学新秀， 中国儿童文学五
代人， 用自己的智慧才情， 共创了具有中国作风、 中国气派、 中国特
色的儿童文学， 培植了繁花似锦的儿童文苑。 在中国儿童文学版图
上， 特别是在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史上， 云南儿童文学都以骄人的成绩
和非凡的魅力， 占有不可替代的独特的重要位置。 为向新世纪的少年
儿童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先从云南儿童文学着手， 逐步出版中
国儿童文学名家作品， 是出版人的愿望和责任。

弥漫着浪漫与芬芳气息的云南， 具有丰厚的多民族的儿童文学资
源。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一批才华出众的作家迅速崛起， 在全国一
些重要儿童文学刊物和出版社， 发表、 出版了大量的艺术品位较高的
作品， 频频荣获国家级大奖， 很快形成一个世所瞩目的在海峡两岸亦
广有影响的作家群， 被评论界誉为儿童文学的“一条新山脉”， 是
“一股来自大西南腹地的不容抗拒的风”， 云南被公认为儿童文学大
省。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中国儿童文学》 等报刊多次发表
文章指出， 云南儿童文学努力发掘民族地域文化， 具有不同于其它地
域作家的艺术美学风格， 从而丰富了中国儿童文学的长廊。 云南儿童
文学作家群， 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一支重要力量。 其中， 沈石溪、 吴
然、 张昆华、 乔传藻等则是驰名中国儿童文苑的代表性作家。 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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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 不仅对促进云南文学的繁荣发展， 提高云南的知名度做出了贡
献， 也为中国儿童文学事业做出了贡献。

沈石溪、 吴然、 张昆华、 乔传藻等四位作家， 均有作品荣获全国
大奖， 创作各有所长， 各具特色。 沈石溪以动物小说著称， 被誉为
“中国动物小说大王”。 他的动物小说《第七条猎狗》、 《一只猎雕的
遭遇》、 《红奶羊》、 《鸟奴》 曾分别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一、 二、 三以
及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雄狮》 获宋庆龄儿童文学奖。 沈石
溪虽然已于 2004年从部队转业回原籍上海， 但他的创作依然和云南
密不可分。 吴然的儿童散文、 散文诗在全国独树一帜， 与冰心、 秦
牧、 郭风等大家同列为“中国儿童散文十家”。 他的散文集《小鸟在
歌唱》、 《小霞客西南游》 曾分别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二、 五届全国优
秀儿童文学奖； 《天使的花房》 获宋庆龄儿童文学奖。 张昆华为中国
作家协会荣誉委员， 他的创作熔小说、 诗歌、 散文于一炉， 风格独
特， 色彩浓郁， 作品多次获奖， 其中《蓝色象鼻湖》 曾获全国少年儿
童优秀读物一等奖， 并被译为多种文字， 在国外出版； 散文《杜鹃醉
鱼》 获《儿童文学》 杂志优秀作品奖； 少年长篇小说《白浪鸽》 获
冰心儿童图书奖； 散文《冰心的木香花》 获中国广播节目一等奖。 乔
传藻既写散文， 又写小说、 童话， 作品以语言精练、 注重构思为其特
点， 童话则吸收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营养， 优美隽永。 他的作品《醉
麂》 曾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金竹筐》 获
《儿童文学》 杂志优秀作品奖； 《腊梅》 获《散文》 杂志优秀作品奖。
四位作家都有 30年以上的创作经历， 他们的许多作品， 被选入中小
学语文教科书以及新课标语文读本和国家权威选本， 经过了时间的考
验和读者的检验。 把他们的作品精选出版， 不仅是云南儿童文学成就
的展示， 也是向少年儿童读者捧献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份精美礼品。

儿童文学是未成年人的成长读物和心灵相通的伙伴。 党中央关于
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号召， 给中国儿童文学带来了又
一个新的繁荣发展时期，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将伴随少年儿童的成长
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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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沽湖之旅
———缅怀冯牧

在金桂飘香、 紫燕彷徨的立秋季节， 我即将启程去访问滇西北的

泸沽湖之际， 不断从北京传来非常令人不安甚至是万分苦恼的信息：

冯牧经确诊患了白血病……

这个可怕的阴影始终伴随着我的快速而漫长的历程。 何况我所攀

越的崇山峻岭， 所横跨的大江小河， 所穿过的城镇乡村， 都是我与冯

牧多次结伴而行的熟而又熟的故地， 因此随着车驰或步行， 我的耳畔

常常会把匆匆而来又急忙飘去的风声误作是他亲切的话语。 他给我讲

过这条路上的古都城堡里的多少历史文化， 这些绕山灵和披星戴月的

民族的多少风情奇彩， 这些雪山湖泊与寺庙壁画所演变的多少苍烟落

照， 怎能不触景而生情， 怎能不引发对他的思念， 怎能不想像着他如

今久卧病榻， 靠输血和吸氧以延缓他生命的乐章的那些沉重的日日夜

夜呢？

三十三年前我陪同他访问泸沽湖的往事仿佛并不遥远而犹如昨

天。 那时我在昆明军区文化部担任《部队文艺丛书》 的编辑， 而冯牧

则是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 副主编。 由于他 50年代曾经在这个管

辖着云贵两省军区和两三个军以及其他数个边防军分区的昆明军区担

任过文化部的领导工作， 我们仍然保持着过去的习惯称他为冯部长。

他所眷恋所依靠所视为战友和亲人的还是他从 40年代就由延安投身

的这支英勇善战而又重视知识军人的部队。 虽然他已脱下军装多年，

但这个部队从上到下的领导和战士甚至我们政治部食堂的老炊事员都

把他看作是编制之外的来自北京的军人。 有趣的是他当时还穿上了我

送给他的一件咔叽布的旧军服。 我们就是以这样的上下级部属身份和

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以及四十多岁和二十多岁的忘年交的文友结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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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艰苦而愉快的泸沽湖之行。

我们乘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破旧不堪但又是丽江军分区当

时所能派出的一辆较好的美式野战小吉普， 从玉龙雪山下的古城一早

出发， 途中驰过摇摇晃晃的金沙江钢索吊桥， 在曲折坎坷的泥石公路

上缓慢地行驶， 傍晚才到达永胜县城。 我们在这座小凉山边缘的县城

进行了两天的采访， 以便对泸沽湖畔的摩梭人的历史、 社会和民风习

俗有所了解。 随之又是一整天乘车在小凉山的峡谷群峰之间绕来盘

去， 直到那血红的夕阳掩面沉落， 才驶进了驻扎在宁蒗县城的独立营

的营区。 那久违了的军号声唤醒了我们的战士意识， 冯牧说， 他好像

又回到了老家， 虽然宁蒗是他首次踏上的陌生的地方。

第二天恰好是 1962年的清明节。 我们跟着部队和胸前系着红领

巾的小学生去到陵园向那些永久地安息在小凉山的土地上的军官和战

士们的墓地献了一束束早开的白色、 蓝色和黄色相间的野花。 然后我

们转到全县唯一的一家小小的新华书店。 令人惊喜的是冯牧在书柜

上发现了由他父亲译著的二十多本书， 全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装

本， 诸如《马可·波罗游记》 等影响过中国新文化的经典著作。 这

使他喜出望外而又感到异常惊讶！ 在这么贫穷落后、 边远荒凉的当

时还处于奴隶社会末期的彝族山区， 居然还会有在其他大城镇都难

以见到的这么多这么全这么印制精美的凝聚着他父亲心血和智慧的

书。 在那些深绿色的漆布精装的书的脊背和封面上， 有着烫金的冯

承钧的大名……

冯牧是被震撼了。 他翻看着每一本书， 也默默地计算着每本书的

定价， 虽然频频流露出爱不释手的目光， 但最后还是只能轻轻地拂去

了灰尘， 把那些书一一放回了原位。

我理解他的心情。 我知道他没钱买这些书。 那时他刚刚由上海文

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文艺评论集《激流小集》， 得到千多元的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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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母亲留下绝大部分， 余下的要作为这次访问云南的开销， 也是够紧

的。 这是他的第二本书。 50年代末期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第一本文艺评论集《繁花与草叶》， 稿费早就用光了。 而上海出版的

这本， 他给我说， 他本来是以《激流与溪涧》 为书名的， 以便与第一

本的书名相对称， 但编辑给改成这个， 他也只好听从了。 其实他的用

意都是想把作家的作品比作繁花或激流， 而评论家对作品的评论， 只

不过是草叶与溪涧而已。 这当然可见他的谦虚胸怀。 他的此番用意倒

使我想起他在 50年代初期率领公刘、 白桦、 彭荆风、 林予、 公浦等

军旅作家去滇南边疆地区深入生活从事创作的种种往事， 他为云南部

队那一大批作家的成长所付出的文学精神和艺术品格， 不正是他所甘

愿自喻为草叶与溪涧的生动写照么？ 当别人一部又一部地写稿出书的

时候， 他一次又一次地肯定和推出别人的创作， 真是用得上一句俗话

来形容他的光辉风范了： 为他人作嫁衣！

离开书店来到简陋的街道上， 小凉山初春的鲜红的太阳照射着他

因久病而显得苍白的脸。 他习惯地从衣袋里摸出止哮喘用的喷药器，

张开嘴吱吱地向呼吸道喷出一团团灰色雾状的药水， 然后再用另一只

手扶着路旁的一棵桃树喘着气歇息了片刻。 我真是有点为他的身体担

心， 他能走进那群山怀抱里的泸沽湖吗？ 可他却仰起头来欣赏着在料

峭的春风中灿然开放的粉红色的桃花， 微笑地对我说： 看， 还有蜜蜂

来采桃花蜜呢！

第二天我们便弃车而开始了更为艰难的徒步跋涉。 因为宁蒗以远

便没有公路。 头天的行军我们夜宿巴尔桥———现在已改名为红桥。 第

二天我们投宿于大山脚下， 小河边的一个没有名字的彝族小村。 五六

户木板房人家， 穷得只是在火塘边烤火， 或用火炭烧洋芋、 火灰焐包

谷粒吃。 我们也只能入乡随俗。 第三天便沿着弯弯曲曲的小河行进在

森林蓊郁、 悬崖突兀的峡谷。 中午时分就顶着烈日开始爬大山，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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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石、 泥沙、 马粪和锈迹斑斑的马掌铁所铺成的杂色驿道。 冯牧 50

年代中期因患肺结核曾做过部分肺叶切除手术， 爬这样大的山， 走这

么陡的路， 呼吸特别困难。 他拄了根拐杖， 边喘气， 边喷药， 走走停

停， 速度很慢。 但他还是以坚强的毅力用了五个多小时终于爬到了坡

顶———虽然旁边还有更高的峰顶。 一听护送我们的战士指着那堵山崖

的一个空洞说那叫“狗钻洞” 时， 他便惨然地笑了， 连手带脚并用与

我们一起爬着钻过那个使人因幽默而增添力气的山洞。 当我们站在坡

头垭口迎风伸臂展怀时， 突然从黛色的山峰和碧绿的森林的缝隙间，

看见了一片蓝如晴天的湖水： 呵， 泸沽湖……

我们几乎是同时发出了这期待已久的欢呼。

这便是明朝大旅行家徐霞客在丽江十分欣羡， 但又由于木土司劝

阻而始终未曾到过的在他的笔下称为“仙境” 的地方！ 此后不久， 冯

牧以他特有的华丽而略带欧化文采的语言写下了发表于《人民文学》

杂志的散文《摩梭人的家乡》 是这样来表达他当时的感受的：

“当我们以一种按捺不住的心情， 奔跑着下到半山麓， 泸沽湖终

于把它的全身袒露在我们的眼前了……”

是的， 冯牧见到泸沽湖的欣喜使他立刻精神振奋而甩掉了爬坡时

的病态， 确实是以急行军的小跑步像一阵山风穿过墨绿的云杉林， 穿

过深红的赤桦林， 穿过金黄色的栎树林与淡紫色的盛开着花朵的大树

杜鹃林而跑向那油画般的蔚蓝色泸沽湖的。 他在上述的那篇散文中是

这样来描绘那洋溢着童话情调的世界：

“我们从山径下到湖边， 走上了湖边的小路。 路旁密生着新绿的

垂柳和一排排梨树与苹果树， 梨花正在盛开， 银白如雪， 散发着蜂蜜

般的香气……”

我们投宿在湖畔最美丽的名叫洛水村的一户摩梭人家。 这正是炊

烟四起的黄昏， 恋厩的羊群在牧人的牛角号声中哞哞地叫唤着， 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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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小路跑回村里， 时而又俯首去吮吸清澈的湖水……

然而我今年是 8月 18日乘桑塔纳卧车一天便从丽江经永胜、 宁

蒗到达了泸沽湖的洛水村。 一路上总是寻寻觅觅三十三年前我们所走

过的那条古老的驿路， 小溪上的独木桥， 背靠过的长满了蕨蕨草的石

崖， 还有那高山垭口的狗钻洞……越是看不见往日的风景便越是思念

着当时的旅伴那如今已躺在北京病榻上的冯牧。 离昆明之前， 我曾写

信给他， 告诉他我又要去他所向往的泸沽湖了……据友人电话告诉

我， 那信由他外甥女小玲在床边读给他听， 他听着， 用软弱无力的手

把信拿了过去， 看了看， 叹了口气， 沉默许久， 只从眼底闪耀出缕缕

蓝色的神采……

因而当我蹲在泸沽湖的沙滩上伸出双手捧起清凉的湖水抹去风尘

的时候， 我好像从明镜般的湖面上看到了冯牧当年在湖边的柳树下散

步的身影。

那时， 冯牧给我讲摩梭人， 古时称为么些族， 至今仍保留着母系

社会的遗风， 这在当今的人类社会中是仅存的以“阿注” （朋友或情

人） 而不是以结婚夫妻为男女性关系的一个独特的小角落， 可以说是

研究人类学、 社会学、 民族学和婚姻家庭结构、 男女性关系的一个活

的博物馆了。 我们当时住宿在一个名叫格扎的复员军人的家里。 他不

知道父亲是谁， 住在哪个村子里， 家中只有母亲的兄弟被称为舅舅以

及母亲的妹妹要叫做小孃， 此外便是他的兄弟和妹妹了。 这是个典型

的母系崇拜的现代家庭。 有时候会有从前与母亲相好过的男人来家里

坐坐， 喝碗酒， 吃碗酥油茶， 偶尔也带来一点大米、 包谷和麂子干

巴， 格扎仿佛也能从来客看到自己模糊的面影， 但母亲只是相对笑

笑， 不作什么介绍， 他也就不便细问， 客客气气地把他作为尊贵的客

人相待就是了。 全家的劳动和生活家务都由母亲主持。 晚上的厨房火

塘就像是全家的寒冬的太阳。 母亲当然坐在首位， 两边是舅舅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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孃， 然后才依次坐着格扎和他的弟弟妹妹。 母亲用木勺给家里的每一

个成员分餐， 斟酒倒茶。 我们也应邀参加了这母系社会的最富情趣和

最显特色的生活一幕， 看到了身为一家之首的那位老母亲的慈爱和权

威， 也感受到了没有父权的一种家庭的温馨与和睦。 晚饭后， 格扎穿

好镶着金边的大红上衣和紫色裤子， 穿起藏式的长筒马靴， 戴上狐皮

帽， 朝我们神秘地笑着， 在腰间挂上银鞘短刀， 跨出木楞房， 消失在

湖光粼粼的垂柳丛中。 他母亲望着儿子的背影， 露出得意的表情， 喜

滋滋地向我们宣扬， 他儿子是到邻村找姑娘去了。 末了还补充一句：

那姑娘在永宁赶街时她是见过一面的， 不但漂亮而且歌唱得很好听。

说着， 老母亲把一碗碗此里玛酒端到我们的面前， 要我们喝她自家酿

造的像啤酒一样的饮料。 接着又顺手抓了一把葵花子塞到我手掌心

上， 这是摩梭人母亲对男人多子多孙的一种祝福礼仪。

我们被作为特殊的贵宾安排在正房楼上的经堂里歇息。 木板地铺

和圆木垒成的墙壁以及盖房顶的淡红色木板都散发出一股股松脂气

息。 就着那如豆的酥油灯， 冯牧面对着来自西藏的释迦牟尼佛像， 背

靠着柱子， 半躺在地铺写日记———他的日记几乎就是一篇散文成品，

不但翔实生动而且文采斐然， 这在我后来读他正式发表的《摩梭人的

家乡》 时便得到印证。 我当时年轻， 编辑工作之余以写诗为主， 只知

道寻求感觉和意境， 没有养成像他那样的采风笔记习惯。 等我一觉醒

来， 他还在那昏黄的灯影下写着写着， 不禁使我想起他白天爬坡时的

艰难情景……

这一次相隔三十三年后的盛夏八月我又来到泸沽湖。 哦， 景色如

初， 风情依旧。 可冯牧却不能来了。 而去年我陪他到大理、 丽江， 前

年我陪他去澜沧江漫湾电站和宾川鸡足山、 剑川石宝山以及迪庆高原

的哈巴雪山等地访问。 如今就只有记忆的溪流相依相随。 当晚我便去

寻找当年我与冯牧住过的格扎的家———那被烟熏染黑了的低矮的木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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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天上下着毛毛细雨， 夜色朦胧， 远山和近湖抹成一片漆黑。 还

是那残月形的湖湾， 但那几棵弯腰驼背的老柳树已被风浪击倒而化

成烟火或泥土， 不见了踪影。 矗立在岸滩上的是一棵棵耸入夜空的

高大粗壮的白杨树， 宛如新一代的摩梭汉子。 可不， 三十三年逝去，

风浪和大地既无情而又有情。 再找到依稀模糊的格扎家的旧址， 已

被一幢三层楼的原木垒墙的木楞房旅馆“摩梭风情园” 所取代。 再

问格扎和他的母亲， 年轻人都摇头不已， 都说同名的格扎很多， 三

十三年前的那个格扎嘛， 对不起， 那时我们还没有出世呢。 只有一

位掉光了牙齿的老人有气无力地告诉我， 格扎和他阿妈都已相继去

世了……

夜里， 当山风揭去雨云， 繁星洒落在波浪跳荡的湖面， 豪华的旅

馆院子里燃起了篝火， 舞会把村子里的青年男女都吸引来了。 那个老

人吸着长长的竹竿烟锅来到我身边， 悄悄地指着阴暗的房檐下坐着的

一个显得很是苍老的女人告诉我， 她就是格扎的妹妹了。 哦， 她已不

是跳这种舞蹈的年岁， 她只是在内心深处燃着往日的篝火， 静静地在

一旁观赏她那如花的女儿在竹笛声中所领舞的姑娘们展现的华美的风

姿， 以回想她当年的青春舞步吧？

可不是吗。 病中的冯牧也已是七十六岁的高龄了。 岁月对每个

人———无论是名人或平民都绝对是有增无减的。 当时我曾想， 如果我

把在泸沽湖三十三年后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信告诉冯牧， 他又会有

何感慨呢？ 然而我面对的依然是篝火、 短笛、 歌声， 依然是摩梭女人

的长裙在飘曳……

第二天我们乘游船去湖上观光。 当年那用独木挖空而成的猪槽

船， 已载不动这么多游人， 而只是拴在岸边， 被捕鱼人布网时偶尔使

用一下。 在波浪摇晃着木船和桨声咿呀中， 我们很快驶到了湖中的一

座名叫海堡的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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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 往事如画， 历历在目， 但湖山容颜已改。 三十三年前的春

暮， 冯牧与我们就露宿在海堡边上的一棵硕大无朋的老榕树下。 跨过

倒塌的围墙， 踏着晚霞的光芒， 我陪他漫步登上小岛的顶端。 几块削

去了峰巅的平地， 曾是显赫一时的永宁土司的总管阿云迁建造的宫殿

式的官府， 有依山脊而筑就的回廊、 小岛尾端的凉亭、 后山的家庙等

等， 都已是断墙残壁， 但从其可辨认的故地遗迹仍可想见当年的宏伟

与豪华。 阿云迁总管二三十年代曾是滇川康藏交界处即泸沽湖方圆数

百里的一位颇有汉文化修养的元朝蒙古族后裔领主， 滇川藏的不少军

阀高官和美国学者洛克都与他称兄道弟。 他在湖中海堡上的官府与住

宅， 全是请内地高明的工匠所建。 他生于清朝同治辛未年间， 卒于民

国第一癸酉年间， 人去房危， 虽由其美丽聪慧的摩梭夫人格则永玛操

持多年但仍然无法抵抗时局的变迁与季节的轮换而彻底倒塌。 岁月悠

悠， 后来者唯有感伤与叹息。 我在废墟中掘出一扇漆绘花草画眉鸟的

窗棂， 发现地板缝里幸存一本线装诗书， 书页间夹着一封牛皮制的

信， 从袋中抽出一张暗黄色的毛笔直写的信笺， 冯牧接过去一看， 原

来是阿云迁总管从昆明寄回给他夫人的短信， 大意是要她尽快筹备派

人送些诸如熊掌、 虎骨、 麝香等山珍去， 他要给当时任云南省主席的

龙云献礼……

呵， 隐藏于废墟里的此信尚能令人遥想老总管当年的辉煌权势与

艰难处境。 眺望五彩云霞犹如羽裳笼罩的北边的狮子山———摩梭人叫

做拉姆即意为女神的母性崇拜的山， 却还是那么年轻而娇美。 但我们

所立足的阿云迁总管这已经倾塌了数十年的楼阁亭台、 雕梁画栋、 赤

壁玉砌却已掩埋在杂乱无情的泥石堆里， 又渐渐地被寒凉的暮色吞

没。 一位摩梭船夫手指烟波迷离的东方， 向冯牧介绍说， 那座稍大的

海堡， 岛顶上有阿云迁总管的坟墓， 岛中部有一座名扬四方的名叫此

里务比的藏传佛教喇嘛寺， 但那坟墓， 那寺庙， 也都毁于政治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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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力之中了……

那夜， 我们在湖边燃起三堆篝火， 睡在篝火间的地铺上， 盖着薄

薄的军用棉被， 总是想着历史的风云变幻， 久久地难以入眠。 我们头

顶上的天然绿帐———老榕树的枝叶间栖息着的数百只白鹭也在不停地

啼叫着， 或许是埋怨我们熊熊的篝火的青烟熏烤着它们的梦境……

而三十三年后当我重上小海堡， 当年那棵粗壮的老榕树早已朽烂

在湖滩， 岛顶上阿云迁总管的官邸连废墟也荡然无存， 只有那遗址上

茂盛生长着的灌木和荒草在山风中重述着我当年就早已知晓的那个凄

凉的故事。 值得庆幸的是， 当我们乘船离开小海堡经过半个多小时的

航程再跨上大海堡的时候， 此里务比寺已仿照原样重建起来， 从香烟

缭绕的佛堂里传出老喇嘛的沙哑的诵经声， 让人感到宗教的生命与尊

严； 当我们沿着山径登上寺后的山顶， 根据现任宁蒗县人大副主任罗

桑活佛建议于 1986年 5月修复的他的父亲阿云迁总管的塔形的坟墓

在晴朗的蓝天下闪耀着洁白的光辉。 墓碑上镌刻着阿云迁生卒年月和

一副挽联： 威信堪为后世法； 精神常与此间存。 横批为： 克昌厥泼。

这大概是老土司下葬时人们对他的评价吧， 好在如今也并不拒绝数十

年前的历史， 这便是进步。 而进步是需要宽容与大度， 需要过去的眼

光和未来的胸怀。

不知怎么的， 环顾四周空阔浩大的云天与湖水， 又一次默念着阿

云迁总管墓碑上镌刻着的这些刻了毁、 毁了刻的文字， 我会突然想起

三十三年前我们在小海堡的总管府的废墟中找到的阿云迁写给他夫人

的那封亲笔信， 那信当时我们就认为颇有文史价值， 而被冯牧夹在了

他的采访笔记本里。 那本淡蓝色封皮的笔记本如果文革中不被造反派

抄走而遗失了的话， 那么今天就一定还会存留在他那北京木樨地寓所

的书柜里的。 想到这里我不禁思绪茫然： 写那封信的老总管辞世数十

载了， 但保存着那封信的冯牧病情又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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